Dear Colleagues,

Greetings to you in the Lord!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
The case of Hongxin is now in the hand of God. Please pray for him and Mrs. Liu. Details can be found in the website http://azenterprises.us under the heading of AZ Foundation.
--------------------------------------------------------------------------------------------------------------------------------------------------------------------------------------------------
If you want your name deleted from my mailing list, please type your name on the Subject line, and click reply to Sender only. Alternatively, mark this email as spam.
Brother Jack Jiang sent me the following article to share with you:
一个西方白左女权分子的觉醒：难民危机让她抛弃了幻想！
骠骑尉--松亭先生 大道广兮 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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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热衷救助难民的德国女权代表蕾贝卡·索莫尔（Rebecca Sommer）
　　索莫尔是德国人权活动分子、艺术家、记者和摄影师。其电影作品多次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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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回到德国之前，她在联合国总部担任特别顾问，也曾在日内瓦做联合国人权方面的工作。
　　她的工作重点是原住民族和国际法，和难民及UNHCR合作，参与原住民权利宣言的国际谈判达十年之久。
　　她受联合国委托制作了电影《原住民族与联合国》。
　　此外，她还参加联合国气候谈判。
　　自2012年起，索莫尔积极参与难民人权工作，并建立了支持难民的机构：“逃难与人权工作小组”。
　　但是，救助难民多年、特别是经历2015年的难民危机之后，现实让她抛弃了幻想。
　　这次对索莫尔的专访首发于波兰网站euroislam.pl。
　　这家欧洲著名网站，是波兰最早探讨难民与伊斯兰问题的网站。
　　
　　负责采访的是Nataliavon der Osten-Sacken（以下简称OS）。
　　在长期接触伊斯兰和难民的过程中，这个极左女权代表抛弃了以前的天真幻想，终于愤怒地觉醒了。
　　看来，还是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人！
　　下图为发表该访谈内容的德国网页diekolumnis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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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一起来欣赏这段发人深思的访谈吧！
　　（松亭先生为之作了精心的编译和排版，这是你能看到的，最为流畅精彩的版本）
　　
　　（一）
　　OS：索莫尔，你为难民和移民工作多年，是著名的人权活动家。
　　在2015年难民潮之前，你就因——主张德国应该无上限地接收这些人员而闻名。
　　是什么影响了你观点的改变呢？
　　
　　索莫尔：我从来没有支持无上限地接收移民，因为一个国家无限接收难民完全是不可能的。
     （编者按：事实上，她以前是主张无上限地接收难民的）
　　我是人道主义者，是人权分子。
　　最初一些年，我以为：
　　到我们这里来的人，是真正逃难的人，他们会很高兴到了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以为他们会有入乡随俗的意愿，融入这个社会。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噩梦般的清醒一步步到来。
　　原因有太多方面，我没法再对事实视而不见。
　　
　　2015年科隆之夜，自然是一个转折点。这对我们很多人来说，都一样。
　　（编者按：2015年跨年夜时，德国科隆和其他一些城市，爆发了由中东伊斯兰难民实施的大规模性侵案，多达数千德国女性遭受强奸和性侵。）
　　最后，我不得不承认：事发时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与我有过关系的绝大多数穆斯林。
　　德国科隆跨年性侵案震惊全球！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说：
　　“索莫尔，你现在必须急刹车。那怕仅仅因为你是女权主义者，对女人负有集体责任，也必须如此。”
　　此前，我一直试图说服自己。
　　我还为他们反复出现的、基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文化的行为与思维模式，以及奇怪的世界观，进行辩护。
　　比如，我说他们是新来的，以此来说服自己。
　　
　　我曾经天真地认为，他们那些中世纪式的落后观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改变，从而相信自由平等的欧洲价值观。
　　我幼稚地以为，每个人都会为这些美好的价值观，欢欣鼓舞并加以接受。
　　但是，我不断重复的、救助难民的亲身经历，使我认识到：
　　只要真正接触到穆斯林难民，你就会吃惊地发现，他们是伴随着另外一个可怕的价值观成长起来的。
　　他们从小就被洗脑、被灌输伊斯兰教，总是用高高在上的眼光，傲慢地俯视我们这些非伊斯兰的人。
　　我将之称为，他们“头脑中的头巾”。
　　
　　另外，他们到了这里以后，许多人立马落入原教旨主义伊玛目的政治伊斯兰圈套，其原伊斯兰教旨主义得以加强。
　　（伊玛目，从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等地到德国的阿訇）
　　他们被禁止与我们这些非伊斯兰的人混杂，也不能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混杂，他们还被禁止接受我们的世界观和科学。
　　而德国政府官方，对此完全没有半点控制。
　　
　　一个让我清醒的例子，发生于2016年。
　　我照顾一组叙利亚难民很长时间，他们也成了我的朋友。
　　我陪伴他们走难民审理流程，帮助他们在政府机关办理各种手续，给他们找房子、家具、电脑、自行车、衣服，帮助他们找培训企业、语言班、找工作、申请助学金……
　　我为各种个案，花费了无数的个人时间。
　　在一个偶然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在对我玩儿塔基亚。他们欺骗了我，让我失望了。
　　不过，事先就有其他人警告过我，让我注意穆斯林的这种塔基亚策略。
　　（编者按：塔基亚，即是欺骗不信伊斯兰的卡菲勒的策略）
　　给我提出这种警告的人，不仅仅是逃离战争，而且是不得不逃离穆斯林。
　　但是，我当时却听不进他们的警告。
　　
　　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
　　这些由我帮忙解决了所有问题，和我一起吃喝玩乐，既不祷告、也不去清真寺、也不过斋月，对原教旨极端穆斯林出口不逊的人，舒服地坐在我的花园里，却在背后轻蔑地说我是一个“愚蠢的德国婊子”。
　　这不仅让我很伤心欲绝！
　　毕竟，我是他们的救助者、朋友，我把自己当成他们姐妹和母亲，真的对他们充满了信任。
　　这成了我恢复理智，重新让头脑清醒的一个触发点。
　　虽然他们被看作成功融入、是西方人与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友好交往的活生生范例，代表了希望；
　　而我，对他们完全只有帮助、保护和支持，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到德国来。
　　或是，他们给我的，却是意想不到的恶毒言行侮辱！
　　这，或许就是我的天真善良，换来的回报。
　　
　　现在，我的文件夹里，已经有了我经手的救助案例的档案，
　　我跟踪观察，我曾经照管或者还在照管的一些难民的变化过程；
　　我也有我们工作小组其他义工经手的一些案例；
　　只是，这些观察更仔细，更有批判性。
　　可惜的是，许多热情的志愿者，已经因为遭遇和我类似的伤心经历，放弃了活动。
　　而新来的志愿者，则经常和当初的我一样天真幼稚。
　　不过，与媒体宣称的相反，自愿者根本就没有原来那么多；
　　而和我一样已经长时间作志愿者的人，现在已经体制化，他们要通过这种工作来挣钱。
　　因此，他们不会向别人诉说自己的失望，因为这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OS：结果是什么呢？
　　
　　索莫尔：许多人到现在仍然不愿去工作，仍然不会德语。
　　他们呆在自己的伊斯兰圈子里，几乎没有、甚或完全没有德国朋友；
　　另外一些人则成了犯罪分子，或者日益伊斯兰极端化。
　　或者，我们以后会发现他们原来是Al-Nusra（努斯拉阵线，叙利亚恐怖组织）或IS的战士。他们至今仍然仰慕这些组极端织。
　　虽然也有个别例外，他们找了工作、也说德语，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依然有“头脑中的头巾”。
　　他们顽固地持有“穆斯林高人一等”的傲慢，对我们这些非伊斯兰教的人，有着一种不可言状的高傲和歧视。
　　
　　现在，我已经完全没有兴趣，去为这些穆斯林国家来的沉溺于极端伊斯兰的人干义务工作了。
　　我现在已经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
　　已经接手的个案，我当然会继续管。但是，接手新的个案时，我必须确认对方真的是难民。
　　必须确认他真有理由，到我们这个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能吃猪肉、甚至可以一起裸体坐在沙滩上的世俗国家。
　　但现在，这种自由虽然高贵的，却已变得无比脆弱。
　　你可以设想一下：这些大量“脑子里戴着头巾的人”，突然来到德国，仅仅他们的数量，就可以改变这里的一切！
　　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
　　现在，我已经变得很谨慎，变得极其多疑。
　　他们大可以到一个穆斯林国家，去寻求庇护或工作、以及他们所谓的伊斯兰生活。
　　而不应该来到德国，并试图把那些仇视女性的、落后野蛮中世纪价值观强加给我们。
　　从长远上看，这必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伤害。
　　
　　所以，我现在首先是，帮助那些不得不逃离穆斯林国家的妇女和宗教上的少数派：
　　政治难民、记者、脱离信仰而受到迫害的穆斯林，尤其是帮助女性。
　　现在，有些女性凭借在德国享有的经济保障，要和自己的丈夫分手。
　　她们本来就是被强迫结婚的，不得不和自己内心恨着的男人共同生活，并且必须笑着伺候他们。
　　穆斯林婚姻中，存在很多心理暴力和强奸。
　　女人不具有作为人的价值，是泄欲对象，而不是伴侣；是能劳动的牲口，是生育机器。
　　这就是女人，作为一个好的穆斯林女人的标准。
　　大多数穆斯林对自己的女人毫无尊重，如同对我们不尊重一样。
　　当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夫妻都是如此，但绝大多数都是如此。
　　许多有德国护照的穆斯林，也是如此。
　　指导他们这么做的，就是伊斯兰。
　　所以，我现在要提出警告。
　　我有足够的所见、所闻，有足够的经历，手头有掌握的切实真相。
　　
　　OS：你提到了“塔基亚”这个词。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概念的？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概念的？
　　
　　索莫尔：多数欧洲人不知道塔基亚这个词。
　　如果有人提醒，注意这种他们从宗教上认为合法的欺骗行为，马上就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的帽子。
　　“塔基亚”的意思就是欺骗。
　　这一原则策略，允许穆斯林为保护伊斯兰和穆斯林，对我们非穆斯林进行极端无底线的欺骗。
　　与非穆斯林打交道时，穆斯林在一定的情况下，允许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欺骗，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塔基亚。
　　所谓一定的情况，典型的就是有助于伊斯兰教的利益，也可以是有利于属于穆斯林个人的利益。
　　比如，通过谎言获得非伊斯兰人的信任，由此让非伊斯兰的人变得软弱和容易受伤，最后战胜他们。
　　所以，背信弃义就是注定的事。
　　
　　穆斯林可以欺骗任何非伊斯兰的人。
　　只要能从欺诈行为中，为自己和阿訇们谋取好处，就不是道德上的卑鄙，他不必为此感到羞耻。
　　为了从非伊斯兰的人身上榨取到好处，他可以向你示好、示爱，只要不是出自内心就行。
　　塔基亚解除了穆斯林对非穆斯林的责任——这是我对和穆斯林男人建立关系的女性提出的警示！
　　而且，我特别要向——与穆斯林团体缔结协约的政治家们提出警告：
　　穆斯兰的任何誓言、即使是以安拉之名发的誓言，都因“塔基亚”欺骗原则一钱不值。
　　毕竟，安拉已经规定信徒们可以不守对非伊斯兰的人发的誓言。
　　而且唯一的前提就是：撒谎欺骗者，必须内心坚信古兰经和安拉。
　　塔基亚甚至允许穆斯林假装非穆斯林，只要能赢得对方的信任。
　　不论对方是个人还是国家，就可以做任何事、说任何话。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可怕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
　　
　　虽然“塔基亚”欺骗策略来自于什叶派，但逊尼派也采用这一原则，尽管他们极力否认。
　　“塔基亚”欺骗原则，甚至允许他们吃哈拉姆食品、假装无神论者。
　　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在穆斯林国家，对非穆斯林撒谎并不是卑鄙无耻的事。
　　相反，他们认为是穆斯林的功德。
　　容易轻信的德国志愿者们，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狡猾宗教策略。
　　因此，在帮助难民的工作中，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许多难民都在通过欺骗操控你，以求尽可能多地得到你热情的帮助。
　　而他们首先向你隐瞒的，则是他们事实上是非常原教旨主义的极端穆斯林、是非常拒绝我们的价值观和这个自由社会的。
　　
　　诉说不尽的真实个例：
　　他们跟你讲，自己上大学学了医学、法学或者信息技术。父母去世了，未成年的弟弟在土耳其的路边挨饿，他们请求你帮助他们——把快饿死的小弟弟们接来；
　　或者跟你讲他们全家都在战争中死亡；
　　或者一个自称世俗化的、具有现代思维的温和派穆斯林丈夫，要求你帮忙把他深爱的妻子（当然和我们一样生活自由）和孩子接来。
　　然后，他们的叔叔、伯伯、婶婶、姑姑和父母，一大家子就突然全部出现在了德国。
　　一个死光了的家庭，突然有15口人，分住在三套住房；
　　弟弟突然来了，父母根本没死，而是安全地生活在土耳其；
　　而他自己，也和他说的完全相反，他并不无助，而是叙利亚的一个Al-Nusra斗士。
　　他的兄弟，也完全不是什么温和穆斯林。
　　
　　你会发现，他们的毕业证书是买的；
　　或者，当事人的家庭虽然穷，但却是生活在叙利亚的一个安全地区，只是为了享受丰厚的福利才来的德国。
　　又或者你帮一个家庭团聚了，自称温和的丈夫却突然问你，能不能帮忙他把另外一个老婆和其他的孩子也接来；
　　或者号称深爱现代生活方式的妻子，却蒙头盖面地来到德国，讲述自己多么不幸，只因丈夫是一个极其虔诚的穆斯林并且残忍地殴打她。
　　从这些实例中，我意识到：
　　穆斯林是在利用他人的天真、利用我们这些非伊斯兰的人——他们眼中的懦弱者。
　　在他们看来，这种欺骗，根本就不是什么需要谴责的糟糕事。
　　
　　尽管伊斯兰教本身，就足够带来冲突，但问题却不“仅仅”是伊斯兰。
　　这些新到来的伊斯兰难民，往往是年轻人。
　　他们是在很古旧的、很守旧的、部落意识浓厚的社会结构中，完成的社会化过程。
　　其中一些东西，比如血亲复仇和荣誉谋杀，还占据他们脑子的统治地位。
　　他们本来就出身于亲近暴力的文化，弱肉强食是法则，使用暴力是显示男人气与强势的正面行为。
　　而对国家、其他非伊斯兰的人、尤其是对女性，妥协退让则意味着软弱，而软弱是可以被利用的。
　　他们原来的国家，充满着持续许多个世纪的族群冲突：
　　逊尼派-什叶派、穆斯林-基督徒、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非洲人、阿拉伯人-波斯人等等。
　　
　　到了德国之后，他们又把这些冲突搬进了难民营和公众空间。
　　不过，伊斯兰神学却成为将他们联接在一起的纽带。
　　最后，他们还是兄弟，共同的对手是我们。这就是事实！
　　然而，负责相关事务的政治家、左派、绿党、那些叫喊“没有人是非法的”的人，要么对此一无所知，要么对此不予重视。
　　这两者情况，都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在伊斯兰主导的社会氛围中，强者为上。
　　如果你，衷心对他们施以援手，就不符合他们的世界观。在他们眼里，你就是愚蠢，是弱者。
　　他们就是这么看我们的：认为我们是傻瓜，我们的社会是懦夫的社会。
　　多数欧洲人都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符合我们赖以为基础的、经过改革的、开明的基督教-人道主义价值观体系。
　　但是，如果我发现穆斯林有矛盾的地方，无论是说的话还是行为，那我就会提醒自己要警惕、小心，这就是塔基亚！
　　
　　OS：你在难民营工作过。你注意到了什么呢？
　　
　　索莫尔：许多不同地方、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的人，在难民营聚集，其中也有很有遭受穆斯林压迫、迫害、强奸、酷刑折磨、整村被烧光的人。
　　纷争冲突的缘由很多，但最常见的是——穆斯林压迫或者鄙视非穆斯林。
　　难民营中，穆斯林占多数，他们许多人好像相信自己是某种“超人”。
　　而所有不信伊斯兰教的人，都低他们一等。
　　这种冲突在狭小的空间内，更加激化。比如，有穆斯林不允许非信徒和他们共用厨房或卫生间，非信徒直接被傲慢粗暴地赶走。
　　经常有穆斯林男人骚扰女性，也骚扰单身到来的穆斯林女性。
　　在有些案例中，有土耳其、阿拉伯甚或吉普赛移民背景的穆斯林保安也参与其中。
　　在这种案例中，也全是穆斯林敌视其他人，不论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我自己就经历过一个案例，一个来自厄立特里亚的女难民受到穆斯林保安的性骚扰。
　　我们不得不报警，但是却没有结果。
　　
　　OS：你讲到志愿者受到性骚扰，但是媒体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报道。这是为什么？
　　
　　索莫尔：女性志愿者受到性骚扰或是强奸的情况，其实早就反复发生。
　　但是，我们都没有报过案，因为我们都不想被看成难民的敌人、不想给难民营造成麻烦。
　　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在我身上发生过的“自我欺骗”也在起作用，就是不断的为他们开脱：
　　他是新来的，不了解我们的文化。
　　显然，这种天真幼稚的托词，没有与伊斯兰教教育出来的男性，在面对非信徒和女性时，所表现出来的优越感联系起来。
　　伊斯兰难民的这种优越感，在面对欧洲“婊子”时，尤其突出。
　　因为，他们正是脑子里装着这种东西，来到欧洲的。
　　我的团队中，尤其是给难民上德语课的人、每星期都要和难民接触多次的志愿者，就反复受到性骚扰甚至强奸。
　　
　　有这样一个可怕的例子：
　　一个女志愿者给一个巴基斯坦人上了三个月的德语课，每星期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
　　她认为，一切进展非常好，想继续很平常地表现出人性化。
　　当她被邀请去吃饭时，她以为，他只是想对她付出的义务帮助表达谢意；
　　而这个难民想的却是，这个婊子要性交。
　　这位女性根本就没有想到：
　　伊斯兰圈子的许多男人，只会把她这样不信教的女性，看作不道德、只能永远供男人支配发泄的对象。
　　而且，这个巴基斯坦难民开始的时候，表现得很和善、懂礼貌、有教养。也就是采用了前面说的塔基亚欺骗原则。
　　这就让她更加意想不到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自然成了很令人意外的愤怒：
　　她要离开的时候，这个一直“友好、客气”的难民，突然揪着她的头发，把她拖进了卫生间里强暴殴打。
　　他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走：这个婊子为什么会一个人来到他的房间？
　　
　　（二）
　　
　　OS：你怎么描述伊斯兰难民对女性的态度呢？
　　
　　索莫尔：如果问穆斯林难民怎么看待基本人权，比如个人自由、自主、男女平等等。
　　那么，我周围大约75%的穆斯林都会说，他们不同意这些东西。
　　所以，看到越来越多的欧洲女孩子和年轻妇女，充满信任地和他们建立关系，我就感到非常害怕和不安。
　　她们不了解对方的伊斯兰文化，根本不知道难民们私下里怎么说她们。
　　她们不知道，他们中许多人，其实在故乡已经有女人。
　　会在家庭团聚时到这里，来和丈夫团聚；
　　或者已经有家庭安排和表妹订婚，只等着表妹来德国就结婚。
　　另外一个真相是，大多数穆斯林难民开始的时候，不会显示自己的信仰，或者表面上还会背叛信仰。
　　他们吃德国饭，也喝酒，只为了充分利用和德国女性的关系，从而换来的各种福利和享乐。
　　（编者按：到中国的巴基斯坦和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流学牲，其实也是这样看待中国和中国女人的。）
　　
　　这些女性天真地以为，他们的伴侣是例外，周围流传的各种故事都不符合真相。
　　这些人中，即使是观点温和、积极融入社会，并与德国或其他女性结婚的，我也高度怀疑。
　　他们的不宽容到了自己的女儿或是别的女人身上，就会赤裸裸地体现出来。
　　说到底，几乎每个穆斯林移民，都想要一个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穆斯林女人。
　　当然最好是戴头巾的，不穿短衣服，服侍男人，从来不拒绝丈夫，没有男性朋友，听从丈夫的命令。
　　没有丈夫的许可，不出家门，一切听从丈夫。
　　这种和穆斯林的婚姻不需要爱。女人只是穆斯林的一个有特定任务的物件。
　　而天真的西方女性，充其量只是他们安逸的吊床和跳板，最后用完之后还要踢掉。
　　因为她们是“荡妇”，她们就不是合适的“材料”。
　　说她们是“荡妇”，是因为她们跟他们睡。
　　如果西方女人要和他们分手，那么她就有可能被谋杀，如同发生在Kandel的案件一样；
　　或者他会干一切毁坏她名声的事情。
　　（编者按：它们也用相同的眼光，这样轻蔑地看待中国女人。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有义务，将这个真相告诉你在外工作和上大学的孩子。）
　　
　　OS：新移民的性别比例和教育程度如何？我们听说，逃离战争的女人和年轻人，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
　　
　　索莫尔：所谓的难民和移民，绝大多数是男人，2015年以前的情况也是这样。
　　不过，最近一些年，有许多家庭团聚的案例。
　　因此才有了游说集团编造的神话，说只有家庭、女人和孩子，为逃离轰炸才逃到的德国。
　　在我经历的救助难民工作中，直到2015年，我遇到的都几乎全部是年轻男性。
　　我帮了许多人，帮助他们把亲属接到德国，而且也很清楚地知道，办理这些手续会花费大量时间。
　　许多被接到德国的女人，现在已经怀孕或者已经生了新的孩子。
　　
　　自2012年到德国来的穆斯林难民，其主要部分是叙利亚人。
　　对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我只能很遗憾地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有受什么象样的教育。
　　我知道，开始的时候，媒体声称：从叙利亚来的难民，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和不同专业的专家。
　　但是，这是完全不真实的。
　　我也曾经散布这样的谎言，因为我相信难民们跟我说的话。
　　可真相是，这样的信息被到处重复引用，但是事实上，只有少数记者真的见到了难民。
　　而且，既便这些人真的受过什么大学教育、职业培训，那也是和我们的社会体系无法兼容的，他们必须从头开始。
　　和所有落后国家来的年轻人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需要上学，需要接受职业培训，完成最基本的教育。
　　而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花费数以百亿计的庞大资金。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认为多数伊斯兰移民都没有能力养家糊口，不论是现在还是未来。
　　要说受教育程度，索马里和尼日利亚等非洲来的人，也一样的情况不容乐观。
　　再有就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好斗，信仰的伊斯兰也很原教旨主义、很极端。
　　根据我的经历发现，他们往往受教育程度很低，学习德语极慢。
　　我就知道，有些人经过三年学习，依然不会说简单的德语，尽管他们拿着我们大家的钱，不断地留级重复学习。
　　而阿富汗、巴基斯坦人：情况也一样。
　　我现在还在照顾几个难民，他们必须从ABC学起，绝大多数要靠国家救济生活。
　　如果看看这些人从2012年以来的发展，恐怕他们的情况不会再有改变了。
　　
　　当然，正面的例外也是有的。
　　一位叙利亚女人是IT方面的人才，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现在每个月能挣3000欧元。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必须提一下：
　　她是无神论者，与虔诚信仰伊斯兰教的老乡们，已经没有了关系。
　　用她自己的话说，她作为一个有现代思维的妇女，在叙利亚受尽了伊斯兰枷锁的苦。
　　按她的说法，“所有虔诚的穆斯林都一样”。
　　
　　OS：听说，来自穆斯林国家的新移民，对本地的自由派穆斯林构成了威胁，是这样吗？
　　
　　索莫尔：我们在德国有特别多的有阿拉伯、巴基斯坦或土耳其移民背景的妇女。
　　她们在德国已经生活多年，在穆斯林家庭结构内，争取到了一定自主权利。
　　我有些朋友和熟人逃脱了荣誉谋杀，用新的身份生活，至今还在逃避家族的追杀。
　　你想，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德国！
　　她们不蒙头，与伴侣未婚同居，争取到了和这里的正常人，一样生活的自由。
　　她们讲，现在许多穆斯林生活的人口密集地区，来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难民，导致她们的自由又受到了限制。
　　这种原教旨极端穆斯林，一旦认出这样一个曾经的伊斯兰女人，就会不断与她搭话，批评她穿着太西化，对她进行漫骂甚至发出威胁。
　　一些女性伊斯兰难民也在这么做，她们督促别人戴头巾、穿“正经”衣服。
　　
　　而我们的国家，却依然在为这些缺乏融入意愿的人，大把大把地支付社会救济金，无助地看着他们威胁、攻击已经融入社会的自由者。
　　我们本身也在倒退：
　　许多已经在我们这里生活很长时间的人，现在又开始戴上了伊斯兰头巾。
　　另外，荣誉谋杀的数量，也在疯狂增长。
　　去年，发生在汉堡大学的事情，让人震惊。
　　一些穆斯林学生，以各种恐怖可怕的方式，攻击不戴头巾的女生，完全影响了大学的运作。
　　而现在，汉堡大学里，其它好斗的挑衅方式已经成为了日常。
　　比如，要求无猪肉的清真食堂、男女分离的专用祈祷间……甚至只供穆斯林学生行走的道路！
　　
　　在德国，首先是政治伊斯兰化。穆斯林在非常努力地进行各种渗透。
　　他们无休无止地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抱怨受到了侮辱、歧视，声称一切都是别人的错，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他们退让。
　　可怕的是，我们许多政界人士现在也持这种观点。
　　这种错误观念的来源是，我们希望任何人在德国都不受到迫害，因而产生了错误的宽容观念。
　　但是，却没有人注意到，受到穆斯林歧视的——正是我们的价值观和我们自己。
　　这种黑白颠倒的情况，现在真的让我很愤怒！
　　我已经开始对德国人、尤其是对我们女人们，感到伤心和失望了。
　　我们好心好意地和接纳他们，收获却是——我们现在要争取自己祖母们，就已经争取到的女性自由权利。
　　
　　OS：听柏林自由派穆斯林Seyran Ates介绍，包办婚姻在德国是一个大问题。
　　
　　索莫尔：我喜欢Seyran Ates，她真是一个很棒、很勇敢的女性。
　　是的，来自土耳其、中东和巴基斯坦的难民，使穆斯林社区急速壮大，包办婚姻因此越来越多，甚至儿童买卖也增加了。
　　这样的案子，我们也曾经报警，但是警察和官方机构对此很难处理，有时甚至会以“这属于他们的文化传统”为理由推脱。
　　这样，我们突然在一个国家内有了两套法律体系！
　    然而事实是，有些女童被买卖、被当作性奴和劳作的奴隶，她们被剥夺了自由，始终受到控制。
　　而这一切，竟然就在号称拥有“民主自由”的德国！
　　我知道一个案例，一个姑娘被卖了8000欧元；
　　另一个案例中，一个波兰的女孩被绑架，成为一个穆斯林家庭的性奴。
　　我们有些政界人士，在我看来就是罪犯。
　　他们主张维护这种未成年人的婚姻，说是废除这样的婚姻，对已经被嫁出去的女性不好。
　　
　　这种政治伊斯兰化伤害的，现在还包括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德国人，特别是女人。
　　有一个案例中，一个巴基斯坦人强奸一个六岁的德国小姑娘，可是基于他的“文化与宗教背景”，他只被判了一个缓期的刑罚。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婚姻中的家庭暴力。
　　在穆斯林家庭，丈夫殴打妻子几乎就是常态。
　　因为遇上女人不听话，丈夫什么时候可以打女人，经文中就有说明。
　　这也是法官们轻判的理由。甚至还有法官采用双重标准，用这种错误的宽容，掏空我们的法律体系。
　　我们的法院可以说是偏左的，许多法官有支持移民的态度。
　　这导致移民或有移民背景的德国人，得到“文化和宗教特权”的案例在不断增加。
　　而发放这种伊斯兰特权竟然也有女法官，我认为这是特别糟糕的事：女人对女人实施伤害！
　　
　　在如在最近的一个案例中，女法官竟然为一个土耳其强奸犯找开脱的理由。
　　这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的头，夹到床架的格栅中，强奸了她数个小时。
　　法医鉴定，受害的女人明显遭受了极端的暴力，浑身上下都是青斑。
　　但是，法官对受害者提出的问题却是：“有没有可能被告认为，您同意他这么做？”
　　受害者回答法庭，她不能判断。
　　然后，这个强奸犯就被无罪释放了。
　　所以，公众早就已经在说，强奸和其他重罪，现在有了宗教特权护体。
　　我们的法律逐渐不再起作用。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一夫多妻。
　　而我们有的政客，已经在呼吁允许重婚了。
　　
　　OS：犯罪情况呢？
　　索莫尔：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我只能讲我所在地区的情况，以及从媒体得到的信息。
　　在汉堡和施荷州，一个阿拉伯家族已经造成了地区恐慌；
　　在柏林，按专家的说法，一个阿拉伯家族在20年内扩展到了1000多人，主要从事毒品生意。
　　一个平行的司法体系已经形成，我们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起作用。
　　法官、律师、警察好像都怕他们。政府部门已经失去了对他们的控制。
　　我觉得，女法官克瑞斯汀·汉森就是被谋杀的，因为她曾经想对这些犯罪的阿拉伯家族进行清扫。
　　眼下，柏林的那个大家族已经进入第三代，对柏林人而言极度危险。
　　他们形成了一种仇恨和蔑视的文化。
　　据知情人透露，他们作案时非常冷血，完全没有情感波动。
　　他们毫无顾忌，手段残酷，同样受到穆斯林宗教意识形态的支持。
　　这些家族，正在中东伊斯兰难民中，招收成员。
　　2012年的时候，人们就在难民营前看到豪车，接走个别的难民或与他们搭话。
　　我们的志愿人员和难民营社工发现，这些人不是难民的亲戚，而是来找难民干脏活的黎巴嫩人。
　　他们到处有洗钱的店铺，找来难民让他们在面包店、披萨店、理发店、街头小店、赌场、水烟馆去打黑工，在毒品交易中送货。
　　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领取我们国家的救济金，戏耍我们的民主制度。
　　而我们呢，我们就让他们耍！
　　我的说法是：穆斯林世界笑话死我们了！如果考虑到以前的这一切……我们也真的是傻到家了。
　　
　　我们这里还有，其他的中东和北非的伊斯兰家族组织。
　　许多人反复过来避难，领取德国的政府救济，甚至直接留在了这里。
　　他们的生意包括：伪造护照、贩卖性奴、强迫组织卖淫。
　　被买卖的性奴中，还有12岁的少女。
　　不少这样的伊斯兰家族，还采用强奸的手段，然后进行绑架讹诈，制作儿童色情视频。
　　我负责照料的人中，就有一个14岁的少女，她来自塞尔维亚，多次被穆斯林成年人轮奸并被录影，拍出来的视频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而我认识她的时候，她才10岁。她的遭遇对我是一次可怕的打击。
　　我知道还有更多这样的性虐待案例。
　　我给媒体寄了许多信，却没有任何结果。警察也很为难。
　　我个人认为索马里难民特别危险，因为他们的伊斯兰极端化信仰和落后的文化，决定了其对妇女的歧视。
　　
　　OS：听说现在德国学校的情况，相当糟糕。你怎么看呢？
　　
　　索莫尔：对城市小学四年级学生的最新调查表明，50%的孩子有移民背景，教育水平急剧下降，按研究人员的说法已经降到新兴国家的水平。
　　问题最多的是穆斯林家庭的学童，而这些孩子正是有移民背景的学生中的最大群体。
　　我已经说过，这是一种弱肉强食的文化，其好斗攻击性也是一个问题。
　　与德国家庭不同，穆斯林家庭用体罚教育孩子，如同我耳闻目睹的，父亲和哥哥的殴打司空见惯。
　　这样做的结果是，穆斯林孩子很好斗，遇到问题很快就动用暴力，而且采用典型的群狼战术。
　　其他文化圈教育出来的孩子更习惯于讨论、说理，从小就被教育言论自由和宽容，面对穆斯林家庭的孩子，他们一开始就处于失败的地位。
　　讲理、讨论，这在穆斯林孩子的眼中，是懦夫软蛋的表现。
　　这就让其他文明家庭出身的孩子们，成为潜在的受害者。
　　
　　另外，这些穆斯林孩子们行动的时候，总是成群结队。
　　你要是和一个孩子有冲突，那么你面对的就是一群人，是几十个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们的世界观也是：“穆斯林针对所有其他人”。
　　这样的冲突已经造成了许多严重的身体伤害，可老师们却束手无策，因为法律给他们的强力反应手段极少。
　　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难民教师培训项目，在我看来是一个额外的问题：
　　在故国曾经当过老师的难民，经过快速培训成为老师。我认为这里有不少问题。
　　首先，许多女性戴头巾，这违反中立原则，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负面榜样。
　　其次，一年半到两年后，他们还不能掌握足够的德语，带来的危险是，孩子们也说错误百出的德语。
　　第三，这种新培训出来的老师，并没有受过和德国老师一样的专业教育。
　　第四点是我最担心的：这些老师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不相信进化论或科学，而是只相信古兰经规定的东西。
　　有些女老师甚至不和男性握手。
　　我不想把我们的未来交给这样的人，也不想看到戴头巾的老师成为学生的榜样。
　　头巾所意味着性别的隔离是应该的，头巾所传达的无言而又意味深长的信息是：我臣服于男人。
　　头巾就是信仰的宣示，象征着把世界分为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这种信息，还把女人的头发视作阴毛。
　　我们为什么要让这种东西，进入我们的学校呢？
　　
　　（三）
　　
　　OS：据我所知，政府有家庭团聚计划。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索莫尔：有安全官员告诉我，今后三年之内，将会有数百万人到德国，有到德国与家人团聚的，也有新的避难申请者。
　　这是灾难性的！
　　我们都知道，融入过程问题极多，但是我们有的政界人士还是走老路，使用“没有人是非法的”这样的虚假口号。
　　我经手照顾的难民不少，可是真正成功融入的，掰着一个手的指头都能数过来。
　　我说的成功融入，是指认可德国的生活方式，其中就包括身边有些德国朋友。
　　我周边的那些人，都是只和自己的同乡或者穆斯林交往，生活在一个平行社会，把宗教价值看得高于法律。
　　这样，他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社会是隔离的。
　　如果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就将根本不用再适应德国社会。
　　一个明摆着的穆斯林平行社会，就会得到加强。
　　
　　我还看到家庭团聚带来的问题。
　　我觉得，什么人想留下来，什么人属于传统的移民，这需要甄别。
　　一个人是否真的有避难的理由，需要更仔细的审核，可以检查手机、脸书、推特，不管采用什么办法。
　　因为毕竟要搞清楚，当事人的家庭究竟在哪里？
　　我们这里有许多未成年的难民，其家人生活在安全的地方，但是等着被接到德国。
　　如果孩子可以回到大家庭里去，为什么要把全家都接到德国呢？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在这里，就是被家人先送来打前站的！
　　比如，我从贝鲁特得到消息，那里有极多的人等着，被接到德国实现家庭团聚。
　　（省略一段）
　　家庭团聚这事让我担心的是：
　　家庭在中东穆斯林社会，是按照父权原则组织起来的家族、大家庭。
　　家庭团聚，就是进口伊斯兰家庭体系，促进平行社会的形成、给融入造成问题。
　　有了家庭，年轻人就不需要再适应社会，而是留在自己人的圈子里，继续按照原来的伊斯兰传统生活。
　    本来对我们这里的一切充满好奇、抱开放心态的小年轻，就因为拒绝非穆斯林生活方式的家庭到了，一转眼就坚定地反对我们，对我们充满鄙视和拒绝。
　　我不希望看到平行的伊斯兰社会在这里扩展，最后剥夺我们的自由，要我们女人的命、要所有人的命。
　　（省略一段）
　　OS：你认为德国应该怎么对待伊斯兰？
　　索莫尔：政治伊斯兰，这种意识形态必须受到阻止，而不是继续被恭维呵护，包括修建如此之多的哈喇寺。
　　（编者按：哈喇寺即清真寺）
　　首先，要有法律规定，哈喇寺宣教传教时什么东西可以讲、尤其是什么东西不许讲。
　　所以，在细致审查现有的哈喇寺、调查清楚其经济来源之前，不能再随便允许新建更多的哈喇寺。
　　许多哈喇寺在要求信徒拒绝非信徒、拒绝融入。
　　这一点在德国电视一台记者Schreiber，最近一次对多家哈喇寺的报道中，讲得很明确。
　　很多哈喇寺，甚至在推动教徒极端化。专家们在多年前就已经发出警告。
　　哈喇寺依靠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的资金建立起来，伊玛目也由他们资助。
　　而许多伊玛目连德语都不会说，政府却对此漫不经心。
　　同时，我也反对学校开设宗教课。
　　我支持学校禁止师生戴头巾，支持禁止公职人员戴头巾。
　　（最后三段省略）
　　
　　松亭点评：
　　活生生的现实，总是最能教育人的。这位白左极端女权代表人物的认识转变，就鲜明地说明了问题。
　　当然，我不得不承认，她经过亲身和穆斯林交往、帮助到德国的伊斯兰难民，从而获得了对它们最真切、最深刻的认识。
　　而这一点，正是七八个读者，大家共同希望我编辑发布这篇访谈的原因。
　　可能你们看到我多数时候，都是在写外国的事。
　　其实，外国就是中国的镜子。如果我们自己把握不好，外国事也会成中国事。
　　别简单地将这个访谈当成笑话看，想想咱们自己的国家……
　　


精彩推荐：1.最后一家麦当劳
                2.法国已黑人化：黑白混血儿超过60%，白人变成了少数民族！
               3.瑞典圣母被黑人奸杀，生前极力鼓吹引入黑种人和中东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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